
最终二姐还是屈服了。
本来就是硬撮合的婚姻，再

加上性格差异那么大，结婚以后
两个人完全过不到一起。书记的
儿子不务正业，天天泡在歌厅酒
吧，经常是十天半月我二姐还见
不到一次他的人影。但我二姐从
来没回家诉过苦，跟任何人都没
提过这事儿。后来还是我母亲看
着不对劲，结婚几年了也没孩
子。找人一打听，两个人基本没
在一起住。母亲把二姐找回去问
她，这些事儿为什么不跟她说。

二姐说：“不想说。”母亲
说：“那就立马跟他离婚！”二姐
说：“不想离。”母亲说：“你说
不离就不离了？”

我 母 亲 实 在 咽 不 下 这 口
气，到书记家跳着脚骂了几次。
人家哪家也不是任人撒泼的地
方，立刻催着儿子离了婚。本以
为我们家还会闹，我母亲一句话
没再说。我二姐净身出户，带着
自己的衣服就走了。

二姐离婚后，那家人倒是
有点后悔，毕竟自己家的儿子什
么样他们比谁都清楚。二姐与他
结婚几年，从不吵闹，也没向家

里提过任何要求。在单位更是低
调内敛，踏实得像颗螺丝钉。穷
人家也能教养出这般又懂事又有
尊严的孩子，他们觉得很难得。

他们再找那个中间人来说
合，被母亲一口回绝了。

二姐离婚后也没有回娘家
住，而是住在区里给的一间单身
宿舍里，像是什么事都不曾发生
过，安安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
二姐后来找的这个人是她的同
学，原来在西北当兵，执行任务
的时候腿被冻坏了，是立过军功
的。后来转业到地方上，被安排
在镇政府办公室工作。在学校的
时候二姐倒没有怎么在意他，记
不得他什么样子了。但现在他毕
竟是当过兵的人，受过部队的训
练，总是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
齐，腰杆挺得笔直，办事利利索
索，如果不仔细看，走路的时候
完全看不出腿是受过伤的。二姐
知道他的伤情有多重，他能坚持
这个姿态，需要怎样的毅力啊！

这个人也很同情二姐的不
幸，总是不动声色地帮助她。毕
竟她的前公公还当着领导，虽然
人家丝毫没有难为她，其他人却

很少有人敢和二姐走得近。势利
是人的本能，她也不怪谁。可大
家的冷淡和明显的距离感，让后
来的二姐夫感到不快，他就是那
个时候走近二姐的。

二人相处久了，日久生情。
他向我二姐求婚的时候，我二姐
就提了一个条件，要求两个人同
时辞职，不再看人家的脸子了。

他二话不说，先打了辞职
报告。

母亲听说了这事，跟二姐
闹得要死要活的。一家子人都上
不了台面，好不容易出了这么一
个体面人，说不干就不干了。又
要找二姐的同学去闹，被我二姐
呵斥住了：“辞职是我自己的
事，也是我要求他辞职的，你找
人家说什么理？”

我母亲说：“不是因为他你
会辞职？”

我二姐说：“我结婚是你选
择的，离婚也是你定的。难道你
还想让我再来一遍吗？”

我母亲气得三天不吃饭，
病得一个月起不了床。

二姐他们两个人辞掉工作
结了婚，在他们居住的村 （那会

儿已经叫社区） 东边盘下了一个
餐馆，主卖卤煮驴肉和牛羊肉类
的食品。周围的人都说二姐的卤
肉好吃，传说是我父亲给她秘传
过食谱，得过我父亲手把手的真
传。每当有人问起他俩的时候，
他们都矢口否认。这让人家越发
觉得这传说是真的，而且添油加

醋，越传越神。
后来是我问她，她告诉过

我，父亲确实给过她一个做菜的笔
记本。她一直藏在家里，不知怎么
的，那个本子不见了。我二姐找我
母亲讨要，我母亲死不承认，说她
没拿。二姐这种性格，倔起来谁也
没办法，天天追着母亲要。后来把
母亲逼急了，母亲说：“你说是我
拿的，就是我拿了。我塞灶火里烧
了！”二姐更急，说：“那是我爸留
给我的，你凭什么烧了？”母亲劈
脸给她一巴掌，把二姐打得一头撞
在门上，头上立马鼓起了个大包。
母亲说：“我凭什么烧了？就凭我
不想让你们成精！一个两个都成馋
嘴精了！”

对于二姐的再婚，后来母
亲再也没有干涉，可是她辞了公
务员开饭店，真是让她吐了一回
血，一下子老了好几岁，一个人
关着门叹气：“学还不是白上
了？真随了你那死鬼爹。原本我
就说她哪来的恁大福气，到底是
盛不住啊！”

母亲一次也没去过我二姐的
店，经过那条街都绕着走。逢年节
走娘家，我二姐绝不带自己饭店的

食品，带的都是超市里买的礼物。
也真让我母亲说着了，也许

是遗传基因的作用，也许父亲留
下菜谱这件事在我们心里深深地
扎下了根，要不我们姐弟几个怎
么不约而同都选择了开饭店呢？

二 姐 他 们 的 饭 店 开 了 几
年，生意很不错，也赚了一些
钱。她却一路瘦下去，而且一直
没生孩子。二姐夫拉着她去医院
检查，结果发现患了甲状腺肿
瘤，已经癌变了。虽然手术做得
还不错，而且三个疗程的化疗做
下来，二姐的身体并没有很大反
应，头发也没掉。但二姐夫还是
不放心，经常拉着她去全国各地
的大医院找专家。二姐想着刚好
趁着这个机会，也可以给二姐夫
治疗治疗他的伤腿。于是两个人
一合计，就把饭店转让给别人，
老房子也卖了，买了一个旅行
车，天天跑着求医问药。最近我
联系了她两次，他们一次是在北
京，一次是在天津。直到我要走
的前一天他们才赶回来。

本来我在郑州鸿茂斋火锅
店订了个房间，二姐喜欢吃涮羊
肉。可是怎么说她就是不出去吃

饭，我只好让火锅店把东西打包
送到她家里来。

那天我到她家的时候，他
们正在整理大包小包的中药，屋
子里弥漫着一股药香。因为是逆
光，或者是心理作用，我看着她
瘦得像个影子一样坐在那里，禁
不住一阵心酸。我屁股还没坐
稳，她就说起母亲打电话安排父
亲墓地的事儿，说早就该好好办
了。然后，她手朝里面指了指，
对二姐夫说：“你去把东西拿过
来给三妹吧！”

二姐夫站起来的时候，我
才拿眼睛去打量他。他也比过去
瘦了，但精神头很好。他身上有
一股正气，因此看起来哪里都大
方端正，和二姐很是般配。关键
是两个人相敬如宾，日子过得很
称心。不过到底上了岁数，能看
出来腿走着还是多少有点不利
索。他回到里屋，拿过来一个用
报纸包着的大纸包，在沙发上打
开，里面是十捆百元钞票。

“这是十万块钱。”二姐夫
指了指那钱，然后怕羞
似的缩回手，两只手来
回搓着。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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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一场特大暴雨来袭，降雨量突破
历史极值，一时间山洪暴发，沟满河平。

村里千余口人，分散居住在6平方
公里的深山沟里，一旦发生意外咋办？
后半晌，驻村第一书记陆明望着像被捅
漏了一样的天，眉宇间凝成了川字。

雨越下越大，雨点打的人睁不开
眼，天地之间就像挂着一幅宽大的雨
帘，迷蒙蒙的一片。

眼见积水越来越深，水位汹涌着
上涨，陆明越发觉得不对劲儿。他立
马召集村两委成员，当即做出决定，村
里企业停工停产、迅速组织群众转移。

这大雨天里，要将分散居住在沟
沟梁梁的千余口人，转移到安全的地
方，哪是动动嘴就能办到的事儿？

“这事十万火急，没得商量，每人
包一个村民组，抓紧组织撤离，越快
越好！”此时的陆明铁青着脸，吐口唾
沫砸个坑。

瞬间，他和几个村干部的身影，
消失在茫茫雨雾中。

“没事儿，俺家这儿地势高，再大
的雨也淹不了。”

“俺家老几辈儿就住在这里，啥
时被淹过？”

…………
穷家难舍，故土难离。他们冒着

瓢泼大雨一家家上门劝说，任凭磨破
嘴皮子，有人说啥也不愿搬。

看着眼前这纠缠不清的场面，听
着村干部们无奈的电话诉说，陆明心
里急得像着了火一样，果断决绝地说
道：“没时间啰唆，抬也要给我抬走，
所有不满我担着！”

入夜，泥石流爆发了，天地间混
沌一片，到处都是泥浆和洪水，路也
断了，幸好人都安全转移到地势较高
的村办工厂，再晚一步后果不敢想。

大雨仍没有停的迹象，午夜，照
明用电、手机通信都已中断。

漆黑如墨的深夜里，风雨声、洪水
声、墙体垮塌声混杂在一起，噼里啪啦，
轰轰隆隆，不断撞击着人们的耳膜，不
由得又让人平添了几分焦虑和担忧。

陆明抹了一把疲倦的脸，拿着手
电筒把所有安置点检查一遍后，见村
民情绪比较稳定，心里略微感到踏实
了些。他叮嘱值班干部道：“这次降
雨不同以往，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就
是死看硬守，也要把全体村民的安全
守住。”

谁料，他刚回到村委，还没顾上喘
口气，一阵急促的叫喊声传来，他心里
不由得咯噔一下。一村民组长气喘吁
吁地跑来报告：“俺组的王大夯，几个
人都拦不住，跑回家牵牛去了！”

真是怕啥来啥，又是王大夯，他
当初就是被人架着来的，这个一根筋
啊！陆明顾不上多想，拿起手电筒，
冒着大雨淌着泥水朝前追去。

还好，人还没走出多远，就被他
追上了。

听着陆明的劝说，王大夯的执拗
劲儿上来了，梗着脖子吼道：“刀子割
在谁身上谁疼，俺那两头犍子牛要被
冲走，这家可就塌半边天了！”

“王叔，只要人没事，日子就有奔
头，牛没了，我贷款帮你买！”

他好说歹说，总算把王大夯拖了
回来。刚离开，那段路就塌方了，离
他们不足两丈远，俩人腿都软了。

终于在担忧中等到黎明，又一个
急切的消息传来：五组有个孕妇待

产，需要抓紧送镇医院！
通往山外的大路不通，只能上山

绕小路。陆明立刻挑选几名壮劳力，
由村主任带队，放羊人当向导，用担架
抬孕妇送医院。安排妥当后，他紧紧
握住村主任的手，神情严肃地说道:“安
全第一，要把人一个不少地带回来！”

天亮后，雨终于小了。一些思家
心切的村民，哭着闹着要回家，陆明依
旧耐住性子，好言劝慰乡亲们。

为防止意外，他安排村组干部把
守路口，严厉地说道：“为了安全，咱
宁可听骂声、决不听哭声，一个人也
不能放回去！”

临近中午，好消息接踵而来，市
领导带着抢险工程队赶到了；国网供
电公司和通信公司的专业抢险队也
赶来了；被送往医院的孕妇母子平
安，村里所有人都安全了。

那一刻，这个获得“全省脱贫攻坚
优秀村第一书记”荣誉称号的小伙子，
脸上的愁眉终于舒展开了。顿时，眼
泪就像那天的雨，哗哗地流了下来。

少顷，他猛然回过神来，望着眼
前那一双双期盼的眼睛，一种强烈的
责任感涌上心头，作为一村人的“主
心骨”，他要为村民撑起这片天。

他用力抹了一把眼泪，把手一
挥，带领数百名村民迅速投入了灾后
自救恢复生产。

史海钩沉

♣ 王 剑

♣ 薛培政

人与自然

秋天，总给人心神俱静的感觉。天愈加高
远，只剩下碧蓝的底色，令人看了心神俱静。思
绪在这样的天地间便无遮无拦、漫无目的，像九
天之上的那缕云，随意地飘来荡去。

这样的季节，不仅盛产丰粮、硕果，还盛产
微凉的秋风、满目的锦绣和清莹的秋露。

露水，在古代常被人们认为是上天赐予的神
水，饮之可延年益寿。有道士向嘉靖帝进言长寿
秘诀：“每天晨起，受初升朝阳之光华，渴饮天庭
玉露，则精气足，肠胃清洁，胸无积滞。”嘉靖帝深
信之，每日必饮。不过可苦了那些晨起采露的宫
女们，鞋袜尽湿，鬓乱钗横，腰酸背痛，半天工夫
也只能采集一汤匙。宫女们体弱的病倒，未病的
怨气冲天。而嘉靖帝无视这些女子的苦楚，反倒
想了个坏主意：嫔妃中如有不受宠或不听话的，
就罚她率领宫女们采甘露。可惜嘉靖帝喝了这
么多露水也没长寿，却因为宫女们心生怨愤，差
点被以杨金英为首的一众宫女们勒死。

关于露水，古代野史里还有这样一个小故
事：乾隆帝的一个宠妃，是个文艺女青年，喜诗
书，好风雅，每日都要划着小船，荡到莲荷深处，
用玉杯接那荷瓣上的露水喝。有一妃子妒忌她
得宠，便半夜在那些露水上做了手脚，可怜一个
冰清玉洁的女子，七窍流血，暴毙在舟中。

常常疑惑，古人这么青睐的露水真的能延年
益寿吗？先来看看露水的成因：天气温差较大，
空气中的水在含量丰富的情况下，水汽会冷凝成
液态的小水滴。一般多出现在温差较大的凌晨
时分。露水，就是夜晚或清晨近地面的水气遇冷
凝华成小冰晶然后再溶化于物体上的水珠。李
时珍说：露者，阴气之液也，夜气着物而润泽于道
旁也。说白了，露水的成分就是水。李时珍还
说，露水有药用价值，平素有疮和皮肉损伤的人，
敷上露水，疮和伤口慢慢就会不痒不痛。但是，
若说到延年益寿，就太夸大其作用了。

秋露莹莹，更多的是沃了厚土，润了庄稼，
老人们常说，经过露水的蔬菜格外好吃，大概就
是这个原因吧。

想那古代的淑女们真会过日子，明末清初
学者冒辟疆在《影梅庵忆语》里记录爱妾董小
宛，常用露水沏茶，以香花入馔，怎能不遍体生
香、冰清玉洁？可是，那是“晴空一鹤排云上，便
引诗情到碧霄”的古代，是“明月别枝惊鹊，清风
半夜鸣蝉”的古代，是“山头鹿下长惊犬，池面鱼
行不怕人”的古代，没有雾霾、工业污染、生态破
坏，这样的露水才敢放心饮用，不怕腹泻中毒。

如今想效仿古人的风雅，难免令人担心。这
露水凝结过程中溶进了一些飘浮在大气中的物
质，有害抑或无害，实在不敢以身作试，何况李时
珍先生也嘱咐过，秋露寒凉，体虚者不宜服用。

唯有记忆常常浮现，野菊花绚烂了天地，奶
奶牵着我的手，慢慢地往远方的田野走去，间或
有秋虫从那葳蕤草叶间跳出，秋露的清气萦绕
于鼻翼。“秋来了。”奶奶微笑着对我说。

丝绸古道丝绸古道（（国画国画）） 李李 明明

秋露清莹
♣ 王晓静

知味

荤素有道
♣ 张富国

大 考

曹 端 ，字 正 夫 ，河 南 渑 池 人 。
他自幼聪敏过人，两三岁时就与其
他儿童不同，坐必直身，立必拱手，
不 随 便 与 他 人 戏 谑 ，尤 其 喜 欢 读
书。连他的父母都很惊讶，就给他
取名“端”。

曹端 17 岁那年，他的父亲为他
盖了一间简陋的书斋。曹端自己
给书斋命名为“勤苦斋”，并自题一
副对联：“苦苦苦苦，不苦如何通今
古；勤勤勤勤，不勤难为人上人。”
在勤苦斋内，曹端每天手不释卷，

“自朝至夕，手不停披；自暮达旦，
心无外慕”。天长日久，他座位下
面放脚的地方，“两砖皆穿”。

永 乐 七 年（1409 年），34 岁 的
曹端在礼部主持的南宫会试中登
乙榜第一，被任命为霍州学正。学
正是正九品，是一个地方主管学子
教育、民风教化的官员。曹端终其
一生，甘居“学正”之位。只不过，
从霍州到蒲州，再返回霍州。

作为学正，曹端破例兼任了霍
山书院山长。他广收门徒，“闻风而
来者数百人”。明代科考是以四书
五经为主，而曹端正是研究经学典
籍的翘楚。他避开八股，把《四书集

注》作为教材，开一代教风之先河。
曹端到任的第四个年头，甲午

乡试中，霍州的任宣、郭晟等八人
同榜中举，轰动乡里，人称八鳌，并
建八鳌坊。又过了三年，丁酉乡试
中，霍州的薛熙、李叙、梁惠、田甫、
刘 胜 五 人 同 榜 中 举 ，人 称 五 桂 联
芳，并建立五桂坊。又过了六年，
癸卯乡试中，霍州的高彧、张俊、张
伦、卫俨四人同榜中举，再次轰动
霍 州 ，人 称 四 俊 接 武 ，并 建 四 俊
坊 。 一 时 间 ，曹 端 声 名 远 播 。 汾
西、保定、四川、云南，甚至连朝廷
的官员，都争相把子弟送往霍州。

山 西 按 察 使 张 政 专 程 会 见 曹
端，相谈一日后被深深感动，欲编
一当朝贤人录，以曹端居首。陕西
巡抚仰慕曹端的大名，曾几度邀请
曹 端 到 西 安 ，主 持 陕 西 全 省 的 乡
试。霍州百姓也深受教化。城外
有个卖柴的中年人，以柴换米，回
家翻拣小米时，发现有一枚金钗，
但他并没把金钗据为己有，而是往
返二十里把金钗送还了主人。有
人不解地问他，为何要物归原主，
他回答说：“曹先生教人要正道，我
岂能贪财而成无德之人？”

明初大儒，方孝孺之后，当推
曹端。曹端的成就，在理学。理学
是一种哲学，鼎盛于宋，出过周敦
颐、张载、程颐、程颢、朱熹等名家
大家。然而到了明初，理学却成了

“绝学”。曹端立下宏愿：要重树理
学 大 旗 ，“ 为 往 圣 续 绝 学 ”。 他 把

“拙巢”的匾额挂在寓所，“以示不
忘此志”。

曹端推尊“太极”，认为太极是
事物的本源，是“理”。一个人要想
成材，必须立基于“诚”“敬”，“事事
都于心上做工夫”，提倡静虚无欲，
体悟自省，修身养性。曹端的这些
理学思想，上承程朱，下启王阳明，
接续古今，开明代心学之先河。

曹端治学，属读书心得型和感
悟修正型。《性理文集》是曹端的第
一部著作，这部尚未刻印的手抄本，
是他治学的起点。到了霍州后，曹
端一边研究，一边讲授，《太极图说
述解》《通书述解》《西铭述解》《四
书详说》等，都是他的理学讲义。

宣德三年（1428 年），曹端编著
了《存疑录》。这是一本针对理学
著作中的疑难问题进行列举归类
的专著，目的是“存疑”，留待后人

解决。敢于把自己的短板昭示于
人，曹端显示出一种非凡的勇气。

曹端尊奉理学，却并不刻板，
他的一些诗作，写得很可爱。曹端
的一生，究竟有多少著述，至今已
无法完全统计，明史记载说：“不下
千种。”明代学者赞曰：“本朝武功
首推刘诚意（即刘基），理学肇自曹
静修（曹端）。”把曹端与刘基并列，
这个评价非常之高。

宣 德 九 年（1434 年），59 岁 的
曹端溘然长逝。霍山脚下，一轮明
月，照着一抔黄土，也照着慢慢远
去的时光。岁月流转中，一首诗依
然在诉说曹端的心声：“天道原来
秉至公，受天明命列人中。抡才若
不依天道，王法虽容天不容。”

清咸丰十年（1860 年），曹端正
式配享孔庙，与 156 位历代先儒一
起永享从祀。

河 南 渑 池 县 城 西 北 端 的 窟 陀
村，静静地依偎在韶山脚下，一条小
河日夜流淌，绕村而过。村北头有
一座普通的小院，便是曹端的故居。

渑池县政府为追念曹端功德，
激励后学，设立了曹端奖学金，并
把县城的第一小学改为曹端小学。

理学鸿儒曹端
一瓢一饮系一生，一荤一素托

一世。“粗细巧搭配，荤素总相宜”，
荤素有搭，一定会助力人生。清帝
乾隆活到 89岁，去世前两年，依然
外出狩猎；为了吃肉，他发明了刀
筷，随身携带，以行补益之道。《膳食
档》记录，他嗜好豆制食品，像炒豆
芽菜、鸭子豆腐、羊肉炖豆腐等，天
天不断，从不重样。也时常进食浙
江的笋尖、琴笋、冬笋和湖南的笋
片、干木耳等山珍。清淡或醇厚，鲜
咸或甜香，淡雅或浓郁，荤素相搭，
食养伴行，又怎能不虎虎如生呢？

小时候，家里拮据，常常与荤腥
无缘，母亲就炸些面鱼来改善我们
的胃口。说是炸鱼，其实是在面里
加上盐、五香粉，飞个鸡蛋，加水打
糊，下油锅炸成状似小鱼的香疙瘩，
或者裹上新鲜的花椒叶、香椿梗，炸
得金黄焦脆。趁热吃，肉香味十
足。藕鱼儿，就是莲藕去皮切段，挂
糊炸黄，用醋焖，菜中无鱼，口味极
像焙干的梭子鱼；闷的时间再长些，
藕夹酥软，闭上眼睛去嚼，和去刺的
小鲫鱼没什么两样。原本一味素
菜，却有荤菜之名、之形、之味，实在
妙不可言。

母亲常讲，食用荤素，是有序
的。年轻时，满腹的雄心壮志，满口

“我可不是吃素的”，一副风风火火闯
九州的模样，必然引燃味蕾的无荤不
欢，没油荤，自然咽不下饭；炸煎烘
烤，缺一不可，仿佛只有浓郁，才能爆
炒出激情。但历经胜败悲喜后，可口
可心同在倒成了追求。一过五十岁，
突然想吃点素的，一小碟腌菜，半碗
米饭，一个烤红薯，一碗紫菜汤，吃得
那个香。素的寡淡，是现实的安然，
每品赏一次，如获至宝，悄然不惊。

母亲时常弄几个小菜，要我与
父亲小酌。一碟糖醋白菜丝或盐水
花生，一碟小炒肉丝或凉拌耳丝，一
壶煨热的杜康老酒，一饮一嚼，谈天
论地，可以聊上半天。某个话题争
得面红耳赤，聊不下去了，就催促一
下碰个小酒，嚼几根白菜丝，咬两根
耳丝，爽脆之声补满争论余音，荤素
构建的人情味，散漫得哪里都是。
谈到大文豪苏东坡的饮食之道，“不
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
损不可增”，不准超过三个荤菜，父
亲总是神采飞扬。如此抑荤扬素，
严格律己，心胃脑齐养，福气财共
生，倒也过得有滋有味。我曾想，如
果自己老时，一口米饭，伴以笋煨腊
肉，嫩黄的冬笋吸饱了腊肉的咸香，
嚼一口，肥而不腻；夹上一筷青菜，
满口清爽。美好绵延在唇齿之间，
挥之不去，是何等的惬意！

文友相聚，嚼几口有味的菜，讲
一些肺腑之言，并不在乎吃什么。一
位老作家常讲“菌食论”，木耳炒西
芹，可以预防中风、冠心病，在文人饕
客中流行得很；而一位文坛新秀，喜
欢香菇肉卤蛋饭，配西兰花、洋葱。满
足不太挑剔的胃口，凭一己之力，择取
多一些自定义的快乐碎片，享受美妙
的交流，自是一种情趣。这种简约快
乐，回味绵长，像极了人生，妙在点到
为止，任何的过分，都是一种遗憾。

有段时间，荤素之争尘嚣之上。
一些素食主义者，把吃素上升为自我
牺牲，控诉甚至贬低他人的肉食习
惯，像极了西方的一些政客，喜欢站
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一门心思奴役别
人的思想，霸权癌瘤已经入脑入心。
殊不知，中国人在荤素之间游刃有
余：丰裕之中，能平淡生活；粗茶淡
饭，也能生香。挫折中历练，百味杂
陈中安暖，用自己的辨别力去伪取
真，哪里轮到别人的聒噪？！

农家秋事农家秋事（（油画油画）） 钟国友钟国友

老藤最新长篇小说《北地》，通过
一位北国建设者对东北工作40年的
回望，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北大荒如何变成北大仓这一波澜壮阔
的历史进程，其中党性与人性相互交
织，顺境与挫折交替磨砺，展现出北地
开发建设者的深厚情怀和不变信仰。

作品以倒叙的方式，在主人公常
克勋晚年之时由其子重返父亲奋战
四十年的北疆城乡，寻踪觅迹，在父
亲的人生现场实地探访，试图从当代
人的角度去理解一桩桩令父亲牵肠

挂肚的往事。北地之行，不仅再现了
白山黑水的风物传奇，还回望了北地
从北大荒到北大仓的艰辛历程，展现
了一代建设者深沉的家国情怀、坚韧
的理想信念和丰富的精神世界。

成千上万的常克勋们，付出了青
春和生命，使荒原变成了粮仓，让村落
变成了城镇。作者通过有温度的叙
事，勾画出了这些拓荒者的韬略、灵魂
和人格魅力，写出了一个建设者对建
设的不满、一个创业者对创业的遗憾、
一个血肉之躯对爱情的感伤。

新书架

♣ 孔令燕

《北地》：东北第一代建设者的生命沉思录


